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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没被打成敌人?”她用小勺搅弄杯里的咖啡，冒出这么一句。 

“险险乎，总算逃脱了，”你还能怎么说呢? 

“那你怎么逃的?”她问，依然漫不经心的样子。 

“知不知道拟态?”你做出个笑脸说，”动物遇到危险要不装死，要不就也装出凶狠的样子，

总归不能惊慌失措。相反，你得异乎寻常冷静，伺机逃命。” 

“那么，你是个狡猾的狐狸?”她轻轻一笑。 

“就是，”你承认，”被狗围猎的时候，你还就得比狐狸还狡猾，要不就被撕得粉碎。” 

“人都是动物。你我都是动物。”她声音里有种痛楚， 

  “可你不是野兽。” 

“要人人都疯了，你也就得变成野兽。” 

“你也是野兽吗?”她问。 

“什么意思?”该你问她了。 

“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随便问问，”她垂下眼帘。 

“人要想心中保留一片净土，就得想方设法逃出这角斗场。” 

“逃脱得了吗?”她抬起眼帘又问。 

“马格丽特!”你收敛笑容，“再别讲中国政治了。明天就要分手，总还有些别的可谈吧?” 

“这说的不是中国，也不是政治，”她说，“我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是头野兽?” 

  你想了想说：“ 是。” 

  她没有出声，就这样面对面望住你。从南丫岛回到酒店，在电梯里她说不想就睡，你便

同她来这咖啡厅，灯光柔和音乐也轻盈，另一头还对男女在喝酒。她怀里剩的那点咖啡没加

糖，却还用小勺时不时搅弄，想必有些什么话她不想在床上说。那一对夫妇或是情人招呼侍

者，付了钱，起身挽着手臂走了。 

“是不是再要点什么?那位先生等着打烊呢，”你说的是侍者。 

“你请我?”她扬起眉头，有些异样。 

“当然，这算得了什么?” 

  她要个双份的威士忌，又说：“你陪我喝?” 

“为什么不?”你要了两个双分。 

  打领结的侍者彬彬有礼，但还是看了她一眼。 

“我想好好睡一觉。”她解释道。 

“那刚才就别喝咖啡。”你提醒她。 

“有些疲倦，活累了。” 

“哪儿的话，你还年轻，这么迷人，正是人生好时光，该充分享受享受。”你说正是她让你



重新充满欲望，你捂住她的手臂。 

“我讨厌我自己，讨厌这身体。” 

  又是身体! 

“你也已经用过了，当然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她说，挪开你的手。 

  你那点迷惑也就过去了，手缩回来松了口气。 

“我也想成为野兽，可逃不脱……”她低头说。 

“逃不脱什么?”该你问她了，这较为轻松，由女人来审问总导致沉闷。 

“逃不脱，逃不脱命运，逃不脱这种感觉……”她喝了一大口酒，仰起头。 

“什么感觉?”你伸手想撩开她垂下的细软的头发，好看清她眼睛，她却自己拂开了。 

“女人，一个女人感觉，这你不可能懂。”她又轻轻一笑。 

  这大概也就是她的病痛，你想，审视她，问：“  当时多大?” 

  那时，她隔了一会儿才说：“十三岁。” 

  侍者低头站在柜台后，大概在结帐。 

“早了点，”你说，喉头有些发紧，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讲下去!” 

“不想谈这些，不想谈我自己。” 

“马格丽特，你既然希望相互了解，不只性交，这不是正是你要求的，那还有什么不可说

的?”你反驳道。 

  她沉默了一会，说：“初冬，一个阴天……威尼斯并不总阳光灿烂，街上也没有什么游客。”

她的声音也似乎来得很远。“从窗户，窗户很低，望得见海，灰灰的天，平时坐在窗台上可以

看见大教堂的圆顶……” 

  她望着大玻璃外漆黑的海面上方繁华的灯光。 

“圆顶怎么着?”你提示她。 

“不，只看见灰灰的天，”她又说，”窗台下，就在他画室的石板地上，室内有个电炉，可

石板地上很凉，他，那个画家，强奸了我。” 

  你哆嗦了一下。 

“这对你是不是很刺激?”她一双灰蓝的眼珠在端起的酒杯后逼视你，又像在凝视杯中澄澄

的酒。 

“不，”你说只是想知道，她对他，“是不是多少有些倾心，这之前或是这之后?” 

“我那时候什么都还不懂，还不知道他在我身上做了什么，眼睁睁看见灰灰的天，只记得

那石板地很凉，是两年之后，发现身上的变化，成了个女人，这才明白。所以，我恨这身体。” 

“可也还去，去他那画室?这两年期间?”你追问。 

“记不清了，开始很怕，那两年事完全记不起来了，只知道他用了我，总惶恐不安，怕人

知道，是他总要我去他画室，我也不敢告诉我母亲，她有病。那时候家里很穷，我父母分开

了，我父亲回了德国，我也不愿待在家里。开始是和一位同年的女孩去看他画画。他说要教

我们画画，从素描开始……” 

“说下去，”你等她说下去，看她转动酒杯，刚喝过的流液在玻璃杯壁上留下几道深浅不一



的痕迹。 

“别这样看我，我不会什么都说的，只是想弄明白，不清楚，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又去……” 

“不是说要教你画画?”你提醒她。 

“不，他说的是要画我，说我线条柔和，我那时细长，正在长个子，刚发育，他总摆弄我，

说我的身体非常好看，奶不像现在这样。他很想画我，就是这样。” 

“那就是说——接受了?”你试探，想知道究竟怎么回事。 

“不——” 

“问的是有没有同意当他的模特儿，不是说那，强奸之后的事。”你解释道。 

“不，我从来也没有同意，可每次他都把我脱光……” 

“是之前还是之后?” 

“你想知道的是那之前，她是不是已经接受当模特儿?说的是呈现裸体。” 

“两年来，就是这样!”她断然说，喝了口酒。 

“怎样?”你还想问个清楚。 

“什么怎样?强奸就是强奸，还要怎样?你难道不懂?” 

“没有这样的经验。” 

  你只好也喝口酒，努力去想点别的什么事情。 

“整整两年，”她眉头拧紧，转动酒杯， 

  “他强奸了我!” 

  就是说她再也没抗拒。你不免又问：“那又怎么结束的?” 

“我在他画室碰到了那个女孩，最初同她一起去他画室的，我们早就认识，时常见面，可

他强奸我之后在他画室就再也没见过。有一天，我穿好衣服正要出门，那女孩来了，在门厅

的过道迎面碰上，想避开我，可她的眼光却落在我身上，从上到下扫了一眼，转身就走，也

没有问好，也没说再见。我叫了声她名字，她脚步匆匆，扭头就跑下楼去了。我回头见她站

在画室门口，不知所措，立刻都明白了!” 

“明白什么?”你追问。 

“他也强奸了她，”她说，“两年来，他一直强奸我，也强奸了那个女孩!” 

“她，那女孩，”你说，“也许接受，也许情愿，也许出于嫉妒——” 

“不，那目光你当然无法明白!我说的是那女孩打量在我身上的那眼光，我恨我自己，不只

是那女孩，从她眼中这才看见了我自己，我恨他，也恨过早成为女人的我这身体。” 

  你一时无言，点燃一支烟。大面积的玻璃窗外都市的灯光映射得夜空明亮，灰白的云翳

移动得似乎很快。前厅的灯都关了，只留下你们这后座上的小半杯酒。 

“是不是该走了?”你问，望了望剩下的小半杯酒。 

  她举起酒杯一口干了，朝你一笑，你看出她已有几分醉意，也就手把你的酒喝了，说算

是为她饯行。 

  回到房间，她摘下发夹散开头发，说：“你还想操我?” 

  你不知该说什么，有些茫然，在桌前的圈椅上坐下。 



“你实在要的话……”她喃喃说，嘴角撇下，默默脱了衣服，解开乳罩，褪下黑丝网的连

裤袜和裤叉，面对你眼睁睁仰倒在床上，显出一脸醉意，又有点孩子气。你没有动作，操不

了，有些怜惜她，你得唤起点恶意，冷冷的问： 

“他给过你钱?” 

“你说谁?” 

“那个画家，你不是做他的模特儿?” 

“是初几次，我没接受。” 

“后来呢?” 

“你什么都想知道?”她声音干涩。 

“当然，”你说。 

“你已经知道得太多了，”她声音淡淡的，“我总得留一点给我自己……我再也没有回过威

尼斯，打我母亲去世后。” 

  你不知道她说的有多少是真实的，或还有多少是她没说的。你说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算

是对她的安慰，又算是解嘲。 

“聪明又有何用?” 

  她在网织一个罗网，要把你栓住。她要的无非是爱，你要的是自由。把自由掌握在自己

手里，为这点自由你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可你真有点离不开她，她吸引你，不仅是进入

她身体，也还想深入她内心，那些隐秘之处。你望着这一身丰腴的裸体，刚起身，她突然侧

过脸来，说：“就坐在那儿别动!就这样坐着说话。” 

  “一直到天亮?”你问。 

“只要你有可说的，你说，我听着!” 

  她声音像是命令，又像是祈求，透出妩媚，一种捕捉不到的柔软。你说你想感觉到她的

反应，否则对空说话，她要是什么时候睡着了也不知道，你会感到失落。 

“那好，你也把衣服脱了!就用眼睛做爱!” 

  她窃窃笑了，起身把枕头垫在背后床头，两腿盘开，面对你坐着。你脱了衣服，犹豫是

不是过去。 

“就坐在椅子上，别过来!”她命令道。 

  你听从了她，同她裸体相对。 

“我也要这样看到你，感觉到你。”她说。 

  你说这不如说是你向她呈现。 

“有什么不好?男人的身体也一样性感，别那么委屈。”她这会儿嘴角挑起，一副狡猾得意

的样子。 

“报复?一种补偿?是吗?”你嘲弄道，没准这就是她要的。 

“不，别把我想得那么坏……”她声音顿时像裹上一层绒。“你很温柔，”她说，那声音又

透出哀怨。“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你还生活在梦里，你自己的幻想中。” 

  你说不，你只活在此时此刻，再也不相信关于未来的谎言，你需要活得实实在在。 



“你没有对女人施加过暴力?” 

  你想了想，说没有。当然，你说，性同暴力总连紧在一起，但那是另一回事，得对方同

意和接受，你没有强奸过谁。你又问她，她有过的男人是不是很粗暴? 

“不一定……最好说点别的。” 

  她脸转了过去，伏在枕头上。你看不见她的表情。可你说你倒是有过近乎被强奸的感觉，

被政治权力强奸，堵在心头。你理解她，理解她那种摆脱不了的困扰、郁闷和压抑，这并非

是性游戏。你也是，许久之后，得以自由表述之后，才充分意识到那就是一种强奸，屈伏于

他人的意志之下，不得不做检查，不得不说人要你说的话。要紧的是得守护住你内心，你内

心的自信，否则就垮了。 

“我特别孤独，”她说。 

  你说你能理解，想过去安慰她，又怕她误解你也使用她。 

“不，你不理解，一个男人不可能理解……”她声音变得忧伤。 

  你止不住说爱她，至少是此时此刻，你真有些爱上了她了。 

“别说爱，这话很容易，这每个男人都会脱口而出。” 

“那么，说什么?” 

“随你说什么……” 

“说你就是个婊子?”你问。 

“好刺激欲望?”她可怜巴巴望着你说。 

  她又说她不是一个性工具，希望活在你心里，希望同你内心真正沟通，而不只是供你使

用。她知道这很难，近乎绝望，可还这么希望。 


